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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人间小景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
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世情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世情信笔扬尘

世情草木春秋

世情风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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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万里路，这自是人生美好的一部分。然
而，行路就得凭借舟车。既是舟车，就指不定
会有潜在的风险。回首这三十多年，行了应
该不少于万里路了，遭遇的风险，特别是大
的风险，还真的有两回。想到这两回风险，
首先我的脑子里就是一条盘旋的山道——西北
那沙土的公路，1980年代中期，一辆老式的中
巴车，里面塞满了人头。车厢里，气息浑浊，
有浓烈的腥膻味，有浓重的烟草味，有强烈的
汗味……甚至还有些说不清的气味，都在车厢
里来回涌动。

无法躲藏，鼻孔一张一翕之间，气味也随
之出入。只好将眼睛望向窗外。窗外是西北连
绵的群山。山上几乎没有树木，山体是赭色
的，沉重，阴郁。有时候，你仿佛看见那山是
静止的，如同从大地上生长出来一样，被堆砌
着；有时候，你又感觉那山是活动的，比车子
跑得更快，也比目光跑得更快。山永远在车子
和目光的前面，无穷无尽。沿途几乎没有村
庄，山道弯曲，且一个劲地往上陡峭。好像这
公路就是笔直地向着山顶修筑的，这在南方不
可能见到。因此，我私下里感叹西北风物与南
方风物的异同。而就在我感叹的时候，车子发
出了巨大的吼声，像南方水牛的叫声，但更短
促，更浊重。

车子里一直就没人声。以后的行旅中，我
发现：车子里人越多，声音就越少。一个塞满
了人头的车子，似乎连声音也塞不进来了，因
此，只好闷在胸腔里。但这会儿，随着水牛般
的叫声，车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驾驶
室，且都发出了或长或短的惊愕。

司机停车，在车子底下检查了一遍，又上
来，车子继续行驶。没有人问怎么了，只有人
咕噜着：车太旧了，装的人太多了。

转了个弯，公路愈加陡峭。车子里的水牛
又叫了起来。车速越发地慢。终于，“轰”一
声，就听见人喊：炸了！转眼间，有人打开了
窗子，刚才都半死不活的身体，此时活跃异
常。我们也跟着人群，从车窗里翻了出来，然
后站在离中巴不远的地方。这时，我才看见：
中巴车的前挡风玻璃全碎了。大家在议论：炸
碎了。真的炸碎了！

司机也站在路边，抽着烟，没事似的。估
计他是见怪不怪。我们却在想：要是真的炸
了，岂不将这年轻的骨头留在了西北？

这事过后两年，秋天的时候，我从桐城出
发，上省城领个散文奖。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
个文学作品奖。我很看重。那年，安合公路正
在拓宽。大关之前，车速蜗行。刚到大关，路
面突然变成了四车道，宽阔无比。车速猛然提
了上来，坐在车里的人，也吃了鸡血似的，议
论着这路要是都修好，从桐城到合肥，也就三
个小时，不再要走上半天了。车子里人基本坐
满，我坐的是三人座靠近过道，前面，是个带
着一大袋物品的男人；再前面，靠近车门位
置，坐着一个一身新衣的年轻女人，再往前，
一个穿着港台服装的老人靠窗而坐。大家各怀
心思，如今都成了一辆车上的人。可是，谁也
不曾预想到：这将是一辆穿越死亡的车。

死亡来得太迅猛了。几乎没有感觉。大巴
高速行驶，我正抬眼望着前面。猛然觉得对面有
一个物体，像尖刀一样直插过来。至于那是什
么，我根本没看清。然后，便是一片巨大的安静。

很奇怪的是：我没有听见两车相撞的声
音，也没有看见两车相撞的场景。估计车上大
部分人也跟我一样感觉。等我醒来时，大巴车
的右半侧全部被拉开了，整车豁亮。我头发满
是稻谷，我有些生气，想骂一句，但看见前面
的男人趴在过道里，稻谷撒了一地。再前面，
两人座位全变形了。一个男人，确切的是一个
中年男人，双脚被压在变形的座位下，整个身
子悬向地面。我起身，居然没有忘记将所带的
茶叶拿上。我走过空荡的过道，这时，前面有
个女人也醒了。她问我：怎么了？我答得很平
静：车祸。

那一刻，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一场充满着死
亡的车祸。下了车，路边有人告诉我：头出血
了。这一吓让我清醒了许多。又让人细看，是
耳朵破了皮。他们说我在车里昏迷了半小时。
我伸伸胳膊，蹬蹬腿，居然都在。心也就一下
子放下来了。两车相撞之惨烈，让人惊心——
车祸现场达五十米。当场死了七人。车子中那
个向地面悬着的男人，在大家注视之中，没了
声息……

祸兮，福之所倚？也许活下来的人，可能
会从此得到福。但那些离开了的人呢？我转乘
其他的车子到了合肥，领奖时，我嘴唇肿胀。
他们对我说：你的获奖感言就不说别的了，就
说说这场大难吧！

祸兮，福之所倚
熟悉鲁迅者大都知道，鲁迅是个抽烟的

人，而且烟瘾很大，这是因为超负荷的脑力劳
动确乎需要点燃一支烟，如此那些深邃的思想
才会像涓涓细流漫溢在稿纸上。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鲁迅也爱喝
酒。在鲁迅的真实生活中，喝酒并不是他的附
庸，而是真的喜欢。鲁迅的酒量不小，一次能
饮小半斤。关键之处在于鲁迅饮酒比较频繁，
一月之中，少则五六次，多则数十次。

关于鲁迅爱喝酒的习惯，在 《鲁迅日记》
里屡见不鲜。如壬子日记里写道，八月饮酒十
次，九月饮酒八次。1932年 3月 2日的日记里
说，与朋友相聚，饮酒一巨碗而归。1924年2月
6日又说，夜失眠，尽酒一瓶。可见鲁迅对于酒
的钟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鲁迅尽管爱喝酒，但他比较注意分寸，因
而也很少醉酒。作家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
的文章里说，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
多吃，吃小半碗或者一碗。这样算来，小半碗
也就是二三两之多，是一个成年人饮酒的正常
标准。

鲁迅喝酒频率较高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广平
多次强令让他禁酒。1926年，鲁迅给他的学生

李秉中写信时说，酒是想喝的，可是不能。这
是因为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由于受政治压
迫，心有积愤，久而久之养成了长期恋酒的习
惯。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里讲，真使先生
痛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长时期在纵酒。
许广平担心鲁迅的身体，纵酒毕竟不是好事，
因此才责令鲁迅禁酒。

酒是一种文化，因而喝酒是有圈子的，鲁
迅喝酒也不例外。他有自己的圈子，而且都是
活跃于民国文坛时期的文学大咖。

常与鲁迅坐在一起饮酒的有周作人、许寿
裳、钱稻孙。周作人是鲁迅的胞弟，与鲁迅同
住八道湾胡同时，闲暇之余兄弟二人诗酒酬
和，颇为惬意。后来两人感情破裂，以至于分
道扬镳，鲁迅深感痛惜，因此每当念及手足之
情却又无以言表的时候，他便与好友许寿裳借
酒浇愁，吐露心中不快。

不过，同鲁迅在一起饮酒最多的当是郁达
夫。而且从郁达夫的回忆录中可以得见，鲁迅
对酒的类型是不怎么讲究的。郁达夫说，他的
量虽则并不太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
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
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

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
兰地，他也喝。

1939年郁达夫作诗赠予鲁迅，其中两联说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鲁迅写
过一篇小说叫《在酒楼上》，讲述一个游子落魄
还乡，在一家酒楼上与旧友相逢，两人推杯换
盏，共话乡愁的故事。这篇小说其实表达的正
是鲁迅个人的生活写照，鲁迅身在北京并不落
魄，但他作为一个异乡人，总是对生身故乡怀
有眷念，每每回忆起绍兴的家、绍兴的酒，少
年闰土在瓜田里的故事，鲁迅就心绪难平，这
个时候的鲁迅最喜欢那种微醺的感觉。

有人说，一个会喝酒的男人，如果没有醉
酒的历史，我不跟他做朋友。这话说得很苛
刻，但也颇有几分道理。所谓的酒后吐真言，
大概如此。所以，像鲁迅这样极有分寸的人，
也是醉过酒的。

《鲁迅日记》记载，1925年端午，鲁迅同许
广平、俞氏姐妹等人吃饭，最后被几人灌醉，
鲁迅拳打俞氏姐妹，还按住许广平的脑袋。乍
一看，鲁迅的酒品不太好，实际上，拳打并非
真打，而是嬉戏。为此，许广平还生出满肚子
醋意。事后鲁迅向许广平表达歉意说：“且夫天
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八
九是装出来的。但使人敢装，或者也是酒的力
量。”鲁迅的这番话，正好解释了“酒不醉人人
自醉”的道理。

后来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又辗转厦
门，最后定居上海。在上海时，熟人少了，生
活习惯有了改变，鲁迅也几乎不再喝酒。

鲁迅与酒
刘中才

二爷字好，村里人家的春联
就多由二爷书写。那些年，进了
腊月，二爷家里总是人来人往，
送来红纸，拿走春联。二爷家的
那两扇黑门，吱吱呀呀地唱着欢
快的歌。

二爷嘱二娘炒了瓜子，瓜子放
簸箩里，茉莉花茶沏好，放暖包
上。来人若有闲时间，可以守着炉
子，喝着水，嗑瓜子。二爷自在一
边，挥毫泼墨。二爷写的春联，一
般是“有天皆丽日，无处不东风”，
或“忠孝持家远，诗书继世长”，
墨写的字，好看，香。

大年三十，二爷帮二娘包好
了饺子，去小街上走一遭。小街
两旁，家家户户都在贴春联，春
联上的字是二爷写的。二爷一路
看，一路脸上都挂着笑。

第二日，新年的阳光笼着人
家门前的大红灯笼，笼着大红的
春联，是新年里的新气象。

村里谁家有喜事，二爷也负
责记喜账。往往迎亲的队伍还没
出发，二爷便带了笔墨，去喜账
房里坐了。

二爷把笔墨放在方桌一侧。
大红的纸叠过了，裁好。裁好的
红纸摞起来，理顺了。红纸一
端，拿粗的针锥钻两个眼出来。
又撕一片儿红纸，搓成纸捻，纸
捻穿过眼儿，打了结。喜账簿做
成了，妥妥帖帖地放在桌子上。

二爷提笔，蘸墨，凝了气，
在喜账簿的封面上，工整地写下
一个双喜字。双喜字写成，喜账
房里就有了喜气。二爷端详了双
喜字，微笑着，又在喜字下面写
上“天赐良缘、永结同心”。

旁边有人沏了茶，第一杯热
热地端在二爷面前。二爷忙完
了，喝一口茶，说：好茶，是上
等的茉莉。

就等着。太阳慢慢地走着，
喜账房里就陆续有人来。人过来
了，带来贺礼或贺金。来人站到
二爷一侧，报了姓名。二爷蝇头
小楷把名字和贺礼贺金记到喜账
簿上。有通文墨的，看了必赞：
好字。

二爷轻轻一笑，再喝口茶，
大声念：来顺贺金五十元，来福
贺礼被面一床。贺礼一般就是被
面儿褥子面儿，大红的粉红的。
二爷还要裁一方红纸，写上“龙
凤呈祥、天作之合”，又落了款：
某人贺，某年某月某日。红纸黑
字别在被面褥子面上，挂在喜账
房的墙上。挂的多起来，喜账房
里红得娇艳，一派喜气。

喜账房外一直是热闹的。喜
鹊在枝头叫过，鞭炮又响，也有
秧歌声声。后来鱼香肉香弥漫了
整个小街。二爷忙着，不觉间，
正午的阳光金黄金黄地照进喜账
房，阳光里，二爷红光满面。

客走人散。二爷把泛着墨香
的喜账簿交给主人家，在主人家
道谢声中，收笔，起身。午间的
酒劲还在，二爷腿有些飘，哼着
《龙凤呈祥》，回家。

日子慢悠悠地走着。什么时
候喜账簿就有卖的了呢，记喜账
也不再用毛笔。年集上春联也满
满的：印刷的黑色金色的大字，
春联上还印着鲤鱼了胖孩了。

二娘不在有些年头了，二爷
上了岁数，也闲下来。乡下茉莉
花茶鲜有卖的了，春夏多得是绿
茶，冬里是红茶。二爷和我念叨
茶还是茉莉的香。我去城里开
会，超市里选上好的茉莉，回家
领着儿子送给二爷。

二爷开盒，凑茶叶上闻过，
脸上满是笑。二爷的毛笔挂在墙
上，杆儿依旧光亮。儿子要玩，
二爷从墙上取下，蘸了水，在水
泥地面点提按压。儿子蹲着，看
二爷笔下水迹成字，又慢慢消失。

屋内屋外一时安静。

二 爷
肖胜林

江北的村庄有很多滩涂河曲。洼地、河
岸、沟壑最常见的植物便是苇丛。它们依水
而生，春发清茂，秋落萧索。孟夏五月，芦
苇的根须下藏匿玩耍的鱼虾，苇叶掠过休憩
的野鸟，远处江面平静，薄雾退散蒹葭苍
苍，自成一幅绝妙的写意小景。采芦人也开
始步入这画中。

晨曦微露之清晨，日落霞飞之黄昏，芦叶
盈满珠露水分充足，正是一天中最适宜采芦的
两个时辰。那么，备上一只轻便的竹篓，去摘
最新鲜的芦叶。空暇，还可逮几只浅水滩的活
鱼跳虾，一并丢进篓内，权当采芦赠予的额外
乐趣。回去时，把细苇叶折成小卷儿，迎着微
风呜呜地吹，煞是清脆动听。采芦是耗时的体
力活，用天籁的芦笛之音缓解身体的疲惫，一
路鸣奏到家，不失为劳作后的可爱拙朴之举。

端午未至，农人们早早将芦叶修剪、洗
净、微煮，放入木盆浸泡，备糯米、红枣、腊
肉、红豆，一心一意地包扎外表瓷实的粽子。
没过晌午，家家户户的柳篮里，都塞满了沉甸
甸的大三角粽。柴火煮粽，揭芦叶食香粽，便
是端午主餐。当然还有佐菜，如鸭蛋、茶鸡
蛋、青蟹、红鱼、各色时令小菜。有菜就有
酒，酒非雄黄，而是如一泓溪水般清浅的米
酒。自酿米酒，口感虽糙，却不乏醇厚。喝酒
吃粽，趁醉意微醺，聊叙家常，商量今年的稼
穑安排。这一天便人情味浓浓。

午后，前院后廊，常看见五六十岁的阿
婆，手握一只青瓷小碗，碗里剥一只撒了白糖
粒的糯米粽，不紧不慢地追着路头玩耍的小顽
童。“阿宝，阿宝，再吃一点，吃一点。”顽童
便停下奔跑的步伐，张开糯糯的米牙，眉眼弯

弯地只吃那么一小口，一个小跑，又溜进水洼
附近的芦苇丛里。阿婆自是紧张呼喊。可谁
都晓得，苇叶丛是江村孩子童年离不了的乐
园，可以炊野饭、嬉戏、捉迷藏、吃水甜的芦
根……这是平原和山区孩子没法想象的事。有
时候玩耍耽误作业，干脆背上一捆芦柴回来，
将功补过，父母也就忘记责骂。

“泼辣鱼那个飞呀跳，网呀来里抬，拔根
芦柴花花，姐郎那个劳动来呀啊比赛，姐胜
那个情郎啊，山歌那个唱呀，情郎那个胜姐
亲桃腮，小小的郎儿呐，月下芙蓉牡丹花儿
开……”采芦之余，水乡女人们也不忘高唱一
曲当地民歌《拔芦花》。劳动产生诗歌，丰盈的
自然、茂盛的芦苇更是歌曲的灵感来源，美好
生活由此共创。

芦苇原是凡物。因为一位诗人投江，民众
需要一种包扎严密的食物祭奠，芦叶便蕴含了
不凡的诗意。千载已过，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今不同昔，但永恒不变的是脚下的泥土，以及
江河、芦苇、芳草，内心便油然而生一种欣慰
的情感、一份生存的坚定。浪漫凄美诗意留藏
古籍。多彩的生活更青睐写实，需要饱满向上
的豪情。

江村芦韵
闻 琴

普者黑

一个较沉重的名字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苦难所至
来了才晓得那是掩人耳目
看了才知道什么叫人间天堂

阿黑阿妹划着小船
荷花塘里穿梭
不知名的花儿在湖光山色中晃动
小鸟啦啦队一样，不停地叫着
两只机灵的眼睛环顾四周
像个守护者
白云，天上一片，水里一片
微风抖动着水面
把白云拉得长长的
据说，远古时
白云看见这里的水太美
忘记了扇动翅膀，掉落下来

所以，白云留在了普者黑的水里

荷花的清香随着碧波悄然盛放
水中漂浮的水草像醉汉一样摇摆
随风飘扬
岸上柳树也搔首弄姿
晃动着每一个贪婪的梦

路边的花

每次路过你的身旁
你从不说话
看着你风餐露宿
一点一点变化
静观四季 看风起雪落
寂寞是你的家常便饭
你从不说一句话
只做自己的事 开自己的花
你在泥泞里入眠
喝着月光把自己养大

你露出小手 绽出新芽
我有点心慌又很期盼
怕你误了花期 怕风太大
你把惆怅开成了花
你在春风里摇曳
俊俏倜傥
快乐自己 美了天下

浅 夏

天渐渐黑了
夜越来越深
各自做着自己的梦

浅夏的和风
弹奏出春天的美妙
丁香花流淌在身边，耳旁
被风吹皱的湖水
像个少女在岸边衣袂飘飘……

夜，越来越重
被压碎了的梦
溅到了天上
变成满天星光，一闪一闪
清晨，那晶莹的露珠
发出亮光，那是
昨夜梦中滴落的汗水

刘承亮的诗


